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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空军学习结业回到部队 ， 正是

1977 年春节前海军航空兵部队老兵退

伍、 新兵补充的时刻。 司令部通知我们

到警卫连报到， 站岗锻炼三个月。 和我

们 10 名空勤学员一起分来警卫连的， 还

有 30 名刚刚结束入伍训练的新兵。 在警

卫连简陋的食堂里举行了授枪仪式后 ，

我和新兵张铜响、 赵小罗、 潘龙华一起

分到了 8 班。

老兵带岗是警卫连的一个传统， 这

天下午， 班长把我们带上岗位。 我们班

警卫的范围有 500 米 ， 内部称 3 号岗 。

班长把卫兵位置 ， 几个视线最好的点 ，

都带我们走到了， 他说： 最关键是我们

手里的枪， 条例里规定， 卫兵只有在他

警卫的目标和自身受到攻击的情况下 ，

才能开枪。

我们问班长： “你站岗的时候开过

枪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 班长说， “这里原来都是

老百姓的庄稼地， 如果他们丢了羊， 半

夜里也会找到这里来的。 所以不能轻易

开枪， 连鸣枪示警也不可以。 因为， 一

旦让老百姓听到了枪声， 或者开枪伤到

了老百姓， 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， 在今

天的和平年代里， 我们面对的是老百姓，

而不是敌人。”

“那我们不要枪了。”

“没有枪， 那还叫战士吗？”班长说。

我的第一个夜岗是零点和张铜响交

接的： 我看着张铜响把子弹从枪膛里退

出来后， 他监督我把弹夹里的子弹推上

膛， 互致军礼后， 我站在了岗位上。 没

有风， 这是冬夜里少有的好天气， 天空

也因为机场的空旷而显得格外辽阔和深

远。 万籁俱寂中， 偶尔有狗的叫声传来，

那声音在空气中荡漾许久后， 才慢慢消

失。 不远处的良乡镇上， 有稀稀淡淡的

光影投照着我的警卫目标 。 向远处看 ，

月光里高耸的良乡塔， 也像一个站立的

士兵， 守护着这座历史名镇安逸的梦境。

这里是京城的门户， 是一个古战场， 一

千多年来， 这里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厮

杀， 攻要直取京城， 守要保全江山……

这样的静夜里， 依稀能听到良乡塔上风

铃的叮当声， 那声音， 讲述的都是千百

年来腥风血雨刀枪剑影的故事。

我下岗回到班里的时候， 张铜响还

没有睡， 他坐在马扎上擦枪。 第二天晚

上班务会结束后， 班长安排写家信， 就

张铜响一个人坐在马扎上， 又捧起自己

心爱的枪看看擦擦， 擦擦看看。 班长找

张铜响谈心， “你也算是神枪手了， 应

该写封信让你的父母高兴高兴。”

“俺爹娘不识字。” 张铜响问班长，

“能不能让俺握这枪……拍一张照片 ？”

张铜响的老家在西北一个革命老区， 他

们的祖辈父辈几乎都当过兵， 因此， 张

铜响从小就对枪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 在

新兵连最后一个项目 59 式步枪卧姿 100

米实弹射击中， 张铜响十发子弹击中 98

环， 创造了全部队新兵入伍训练最好纪

录！ 为此， 张铜响受到新兵连党支部的

嘉奖。

“这样好， 寄回家给你父母看看。”

班长说。

星期天， 连里批准了新兵们带枪照

相的请求， 张铜响和一起分来警卫连的

新兵， 来到良乡镇上的群艺照相馆， 每

人拍了一张两寸的半身握枪照。 照片寄

回家里后， 张铜响就一心一意做好本职

工作， 在司令部不定时的查岗中， 他警

惕性高， 口令清晰， 位置正确， 警卫的

目标都在视野里， 受到参谋长的表扬。

这天早晨，东门岗把一个老乡送到了

我们8班，连张铜响也没有认出来，眼前就

是自己的父亲。 父亲是扒运煤的火车来

的，火车走走停停，路上走了十几天，他脸

上的皱纹里嵌满了煤灰。我们赶紧打来洗

脸水让他洗脸。部队有规定，战士的父母

来部队，第一顿饭，由连长、指导员陪着，

加炒鸡蛋一碟，挂面一盆。可是老人家坚

决不吃，“俺带着馍呢。” 他盘腿坐在儿子

的床上 ， 捧着儿子握枪的照片对连长 、

指导员说： “他现在手里有枪呢， 俺和

他娘放不下心， 就来嘱咐他几句。 我们

这个娃， 文化不高嘛， 小时候就喜欢和

村里的孩子们打打闹闹， 可现在你的手

里有枪呢， 枪可不是烧火棍……枪是打

反动派的嘛。”

儿子插话说：“不是反动派， 是敌人。”

“敌人？ 对， 敌人， 敌人不就是反

动派吗？”

指导员说：“反动派和敌人一个意思。”

……连长、 指导员和儿子张铜响没

有留住老人家， 军务科派来吉普车要送

他到火车站， 他不让， 肩膀上背着褡裢，

褡裢里面是他的干馍馍， 走了。 很远了，

大家还在向他敬礼， 端起的手久久放不

下来。

不久 ， 警卫连开展了 “手握钢枪 ，

心想人民， 保卫祖国” 的教育， 就一个

父亲的期望和嘱托， 让每一个干部、 战

士谈了自己心里的感受。 这个教育过后，

干部、 战士对驻地人民群众的态度更加

亲近了： 战备训练时， 封路的时间缩短

了； 夜晚遇到发急病的老百姓， 各班都

备了手电筒， 由值副岗的战士把病人直

接送到卫生队。 三个月后我们回到了飞

行大队， 就在这年底全部队的总结表彰

大会上， 我们熟悉的张铜响荣立了三等

功， 他的事迹都和狗的叫声有关：

5 月 25 日凌晨 ， 3.5 公里处的安庄

方向传来了一只狗急促的叫声， 立刻引

来庄里十多只狗一起狂叫。 北方农村里

出来的张铜响对狗叫太熟悉了， 仔细甄

别后， 他用哨位上的电话， 让总机转接

到安庄。 接电话的是一位老大爷， 张铜

响告诉他： 你们村的狗在叫， 可能有陌

生人来你们庄上了。 “狗叫……？ 狗不

是天天在叫吗？ 谢了您呐。” 这天晚上，

安庄真的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， 第二

天上午 ， 当地公安局的民警来到部队 ，

要找这个打电话来的战士了解情况。 张

铜响告诉民警： 2 点 03 分有三四个人走

进安庄， 2 点 27 分出来的， 这几个人出

安庄后往东， 从黄辛庄的南边的地里进

村的。 最近的这家有一条大狗， 它只叫

了两声就停住了 ， 还发出了 “噢———”

的声音， 说明这几个人里面就有狗的主

人， 如果他们是偷东西的， 那贼就在这

里。 警车开过去， 不到三分钟， 人赃俱

获。 10 月 21 日凌晨三点 ， 也是急促的

狗叫声， 那声音隐隐约约， 是 15 公里外

的南富苑？ 还是同样距离位置偏东的铁

匠营？ 张铜响分辨着。 这样的狗叫不同

寻常……近了 ， 是 10 公里处的贺照云

村， 又是一阵急促的叫声后， 很快停住

了。 张铜响判断， 那是有一群人在快速

经过贺照云村， 这样的夜晚， 这样急匆

匆赶路， 而且是朝这个方向走来的……

张铜响用电话向班长报告说： “我判断

有危急的病人在朝我们这里送过来， 建

议将北边 1 号岗的门打开， 让老百姓从

这里进来。”

班里赵小罗 、 潘龙华等跑步赶到 1

号岗， 接到一个被打谷机切断手臂的老

乡。 战士们抢过担架直接送到了卫生队，

经过连夜手术， 老乡的手臂接活了。

张铜响因此被驻地老百姓称为 “为

我们站岗的战士”。

两年后， 张铜响被驻地人民政府评

为 “双拥” 模范个人， 警卫连同时被评

为 “双拥” 先进单位， 这是这支军队和

军人的最高荣誉。 我们 10 名空勤人员作

为曾经的警卫连战士 ， 和张铜响一起 ，

在连长带领下， 参加了地方政府组织的

三千人参加的颁奖大会。 上台发言的时

候 ， 连长讲了一个父亲的嘱托和期望 ，

最后说： 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， 是你们

握枪的儿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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稻花香里说蛙声
徐建融

每年的 8 月， 即使过了立秋， 酷

暑依然甚至愈烈， 离真正的入秋还有

很长的日子———过去说是处暑， 现在

起码要过白露。 所以， 杨尔教授每邀

我于此际至浙南山中避暑。 白天在海

拔五六百米的山上活动 ， 不用空调 、

电扇， 居然清凉无汗、 舒适宜人。 晚

饭过后， 间或驱车山下散酒， 在山脚

的水田边， 下车漫步田埂间， 夜色渐

浓， 暑气稍退， 稻花正香。 唧唧咕咕

的虫声 ， 此起彼落 ， 一种喧嚣的静

寂 ， 让人体味到天籁所独有的曼妙 。

俯身拂检稻穗， 嗅其清新， 虫声动听

近看无。 二三十岁时十年务农的生涯

慨然涌上心头 ， 只是当年艰辛困苦 ，

如今却是悠闲惬意。 自然而然地， 辛

稼轩的 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 脱口

而出：

明月别枝惊鹊， 清风半夜鸣蝉。

稻花香里说丰年， 听取蛙声一片。

七八个星天外， 两三点雨山前。

旧时茅店社林边， 路转溪桥忽见。

这首词， 许多偏向于 “典雅” 的

“宋词选” 是不选的， 如俞陛云的 《唐

五代两宋词选释》、 朱彊村的 《宋词三

百首》 （唐圭璋笺注） 等， 因为它显

得 “下里巴人”， 似乎难登大雅之堂。

可是， 至迟从六十年前开始， 它却以

鲜明而朴实平易的 “人民性”， 与稼轩

的其他几阕爱国主义豪放词一起， 成

为辛词中的经典之一而脍炙人口， 甚

至相比于其他几阕， 还更为人们耳熟

能详， 口脱能诵。 其中， 堪称 “词眼”

的点睛之句， 便是 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

听取蛙声一片”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 的主语， 旧

释社林中的村民， 我以为不然。 因为，

“社林” 在词里要到最后才刚刚见到。

所以， 当为稼轩与他的同伴一路行走

时的一路谈论， 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；

“听取蛙声一片”， 则是田间的蛙声似

乎在为他们 “丰年” 的交流伴奏， 同

时又是赞同的呼应。 一种丰收的预兆，

实在是太写实了！ 而此情此景， 与我

和杨教授的此时此刻， 不正是同一况

味吗？

但是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———

至少， 1961 年胡云翼先生编注 《宋词

选 》 的时候还没有———有人提出 ，

“蛙声一片” 应该是在播谷的早春， 而

不可能在盛夏初秋的 “稻花香里”。 因

此， 这一句的前半虽为写实， 后半却

不是写实而是写意， 是由眼前的即景，

推想几个月后丰收的预景， 于是又回

想几个月前播谷时的往景， 庶使往景、

即景、 预景打成一片。

此说不无道理。

惊蛰一过， 百虫出动。 春分前后，

乡间开始耘水田、 播谷种。 而各种蛙

类从冬眠中苏醒过来， 亟需补充饮食，

又当繁殖盛季， 所以， 刚刚翻松的水

田便成为他们觅食 、 求偶 、 产卵的

“欢乐谷”； 尤其是求偶的冲动， 必须

连续不断地高声鸣叫以炫耀自己， 吸

引佳偶。 所谓 “如何农亩三时望， 只

得官蛙一饷鸣” （宋王令 《和束熙之

雨后》）。 由于这一时期的其他鸣虫尚

在孵化之中， 即使孵化成虫亦尚未长

成， 所以都不以鸣唱擅长， 致使天籁

之音， 几乎独蛙一家而别无分号， 至

有 “两部鼓吹” 之誉。

然而， 到了盛夏初秋， 青蛙早已

过了繁殖期， 不再需要大喊大叫地鼓

噪， 用美妙的歌声吸引异性； 此际的

它们， 所需要的是大吃大嚼以贮备体

能， 准备入秋过冬。 而各种鸣虫， 却

正值生命的最盛期， 亟需找到配偶交

配产卵， 完成自己的使命， 到了深秋

就可以不带遗憾地告别这个精彩的世

界。 所以， 此时高歌欢唱以燃放体能

的， 只能是 “不可语冰” 的夏虫， 而

不可能是正为冬眠作准备的蛙类。

不过， 我们小时候所见江南农村

的田间蛙类大致有三种。 一是众所周

知的青蛙 ， 是蛙类中的最美 ， 叫声

“呱呱呱” 地高昂洪亮， 播谷时的两部

鼓吹， 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主要就是它

们所发 。 二是蛤 （ha） 蟆 ， 即蟾蜍 ，

虽贵为广寒宫中陪伴嫦娥的仙物， 却

是蛙类中的最丑 ， 所以又称癞蛤蟆 ，

沪语则称癞疙疤； 它们大多数情况下

是闷声不响的， 偶发 “咕咕咕” 的低

沉之声。 三是蛤 （ge） 端， 这个 “端”

字是沪语的读音如此， 具体怎么写还

真不知道。 在农村的蛙类中， 它的数

量应该是最多的， 因为没有人会捕捉

它们 。 个头只有拇指大小 ， 土褐色 ，

简直就像一小块土疙瘩———也许， 它

的名字 “蛤端” 便是疙瘩的转音？ 在

蛙类中， 它可能是唯一从早春到秋深，

无论繁殖期与否， 都在不停地通宵歌

唱者。 只是声响 “啯啯啯” 地细弱喑

哑， 几无美妙可言， 所以不太引人注

意。 韩愈 《杂诗》 “蛙黾鸣无谓， 阁

阁只乱人 ” 中的 “蛙黾 ”， 或即 “蛤

端” 也未可知？ “阁阁” 与 “啯啯”，

用字虽不同 ， 形声则一 ； “鸣无谓 ”

也即缺少热情， 不知为何而鸣， 所以

不动听， 其义亦一。

但沪剧 《芦荡火种》 中， 有一段

“芦苇疗养院 ” 的唱词专门提到 “蛤

端”， 却是十分动听的， 上世纪 60 年

代时遍传上海包括江浙的乡村城镇 ，

我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哼出来：

芦苇疗养院， 一片好风光……月
明之夜， 秋虫歌唱。 静静听来味道好，

虫儿好几样， 赛过大合唱。 听： 瞿瞿
瞿 ， 蟋蟀 （读 sai jie） 叫 ； 敞敞
敞， 纺织娘； 窸铃铃， 唧蛉子； 啯啯
啯， 田鸡蛤端叫得响。 小王啊！ 双目
一闭把精神养， 养好精神上战场， 去
打败小东洋！

这段唱词优美而又豪迈地再现了

当年辛稼轩 “夜行黄沙道中 ” 时在

“稻花香” 里所听到的天籁之音。 这里

的 “田鸡” 即青蛙， 它的叫声并不是

“啯啯啯” 而是 “呱呱呱” 的。 可能因

为这个季节的青蛙只是偶尔地发出无

目的的一声两声， 所以词作者便把它

的音响特色忽略过去了 。 “啯啯啯 ”

则是 “蛤端” 的叫声， 在唱腔中至少

被拖长到六个音节以上而不是三个 ，

把它连续不断一直要到清晨才歇下来

的音响特色， 活龙活现地写实了出来。

乃知 “蛙声一片”， 并不是青蛙的充满

激情的求偶之声， 而是 “蛤端” 不紧

不慢、 不停不歇的敷衍之声。

虽然， 夏秋之交的月明之夜， 芦

花荡里也好， 稻花香里也好， “夜总

会” 的天籁之音除了包括青蛙尤其是

“蛤端 ” 的蛙类 ， 更有众多 “不可语

冰” 者的共同参与。 但稼轩的即景写

实， 却不可能像 “芦苇疗养院” 那样

地细数， 把每一位登场的 “演员” 一

一记录下来， 而只能记下 “农民最好

的朋友” 蛙类。 于是， 一场众多鸣虫

的大合唱， 便变成了似乎只是 “蛤端”

的独唱音乐会。 这就难免要引起有人

的不满了。

事实上， “蛤端” 的鼓噪， 尤其

在这场大合唱中， 相比于蟋蟀、 纺织

娘 、 唧蛉子等的清脆美妙 、 精彩纷

呈， 既不响亮也不悦耳。 如果说， 蟋

蟀们所分担的是全场的主题演唱， 那

么， “蛤端” 不过是为每一个主题的

演唱者作一成不变的伴奏而已。 什么

主题呢？ 当然是讴歌丰收在望。 如果

是这样， 则 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 竟不

是稼轩和他的朋友在说， 而是众多的

鸣虫在欢唱着诉说？ 如此， 这阕 《西

江月 》 的上片四句 ， 从鸟声 （惊鹊 ）

写到蝉声， 再从众多的鸣虫声写到蛙

（蛤端 ） 声 ， 实在并没有掺入人事 ，

而是把天籁之音的全部参与者一网打

尽在里面了？

“诗无达诂”。 则 “稻花香里” 的

蛙声， 如上四释， 质之杨教授， 又以

为如何？ 教授莫对， 夜如幕垂。 但闻

四野虫声唧唧 、 蛙 （蛤端 ） 声啯啯 ，

如送我们驱车还山。

读《续西游补》杂记
张怡微

2021 年元月 ， 我去杭州参加了

《西游补》 新书分享会。 2020 年 7 月，

由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赵红娟领衔校

注的新版 《西游补 》 于浙江文艺出版

社出版。 赵红娟教授以 《明遗民董说》

一书闻名 ， 也是 《西游补 》 的研究专

家。 纸上相逢 ， 第一次见到她 ， 我感

到非常高兴。

《西游补 》 是董说在他 21 岁那年

所写的白话小说， 从百回本 《西游记》

第六十一回 “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” 补

入， 开宗明义是要为原著中从未经历

情难的孙行者补上这一难 ， 使他 “走

入情内 、 见情根之虚 ； 走出情外 ， 见

道根之实 ”。 这也是 “西游故事 ” 自

《大唐西域记》 开始， 《取经诗话》 中

引入 “猴行者 ” 形象以来 ， 孙行者首

次替代唐三藏成为唯一的小说主角 。

《西游补》 与原著结构的关系， 很像是

《金瓶梅词话》 与 《水浒传 》 的关系 。

而 “情梦” 的构造， 又与 《聊斋志异》

“画壁” 篇中 “越界” 的写法相似， 是

佛教的表达方式 ， 董说是一个虔诚的

佛教徒 。 《西游补 》 曾受到许多知名

学者的喜欢 ， 尤其在美国汉学界影响

很大。 据 2019 年出版的 《夏志清夏济

安书信集》 （卷三： 1955-1959） 中记

载 ， 1955 年 ， 夏济安在书信中谈到

《西游记》： “读了一遍 《西游记》， 不

大满意 ， 八十一难很多是重复的 ， 作

者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。” 但在另一篇

文章里 ， 夏济安认为 “董说的成就可

以说是清除了中国小说里适当地处理

梦境的障碍 。 中国小说里的梦很少是

奇异的或是荒谬的 ， 而且容易流于平

板 。 ……可以很公平地说 ： 中国小说

从未如此地探讨过梦的本质 。” （《西

游补： 一本探讨梦境的小说 》） 所以 ，

夏济安认为 ， 《西游记 》 这部续书的

文学价值甚至超过了原著 。 这在续书

研究领域是很少见的事。

2021 年 2 月间， 我查阅民国刊物，

在 1932 年出版的 《燕京月刊》 第 9 卷

第 2 期， 找到了一部 《续西游补》， 作

者署名为 “刚子 ”， 引起了我的兴趣 。

续古代小说续书倒也不是稀奇的事 ，

《金瓶梅》 就有续书 《续金瓶梅》 《隔

帘花影》 《金屋梦》， 《红楼梦》 的情

况就更为复杂 。 这部 《续西游补 》 共

四回 ， 几乎没有研究历史 。 文末写了

一段话：

刚子上月问郑振铎先生借了一本
静啸斋主人著的西游补 ， 念了三遍尚
不舍得奉还 ， 它是一本寓意很深的讽
刺小说 ， 不像续西游记和后西游记专
模仿西游记 ， 它是以新奇想象和清雅
文字来表现作者高尚的情绪和深刻的
悲哀的。 有至情至性的人， 不可不读。

刚子续西游补 ， 仅表示与作者同
情， 非敢 “狗尾续貂”， 顺及。

刚子于燕大女生宿舍
二一， 一一， 三〇。

这位作者 “刚子”， 在燕大女生宿

舍写作 ， 认识郑振铎 ， 问他借书前 ，

已经读过 《西游记 》 和明末清初另两

部 《西游记 》 续书 ， 对 《西游补 》 的

评价也很高， 她的身份实在令人好奇。

经过粗略的查阅 ， 同时期署名为 “刚

子” 的报刊信息很少。 仅于 1937 年 3

月 25 号 《申报》 “第五张 ”，“通俗讲

座” 第五十三期 ， 写过一篇 《淳于缇

萦： 一个身在重男轻女的社会 ， 舍身

救父的女儿 》。 上海 《申报 》 副刊的

专栏 “通俗讲座 ” 是 1936 年定期发

刊的栏目 ， 带有浓重的学院性格 ， 内

容包括论文 、 传记 、 书评和通信等 。

主编挂名为顾颉刚 ， 实际负责人是燕

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 ， 时任北平

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的吴世昌 ，

以及当时在燕大 、 辅仁国学研究所 、

经济系和英文系就读的学生郑侃嬨 、

连士升等 （《顾颉刚年谱 》）。 《燕大

月刊 》 曾于第八卷改名为 《燕京月

刊 》， 这篇故事是个白话小说 ， 改写

历史典故 ， 通过对话等现代小说的方

式表现了连连得女的父亲的失望 ， 和

后来态度的转变 ， 写得非常生动， 和

《续西游补》 文风也很谐洽， 作者还是

一位性别观念先锋的女性 ， 真是令人

惊叹。

《续西游补 》 直接接续在 《西游

补》 故事之后 ， 孙行者被虚空尊者唤

醒， 杀死了迷他的鲭鱼精 ， 克服了情

难， 回归了队伍 。 没想到唐僧和猪八

戒叫渴 ， 沿路又出现了长得像黄梅的

“渴果”， 极像陷阱 ， 唐僧和猪八戒不

听孙悟空劝告 ， 结果越吃越渴 。 唐僧

求悟空找观音 ， 寻一滴甘露解难 。 悟

空偷懒 ， 看路上有一头黄牛 ， 就想着

打杀它 ， 以黄牛血骗师父是观音手中

被胭脂染红的甘露水 。 没想到再遇一

难 。 行者觉得自己被一股热气包围 ，

其实已进入黄牛精设下的妖境 。 询问

土地之后 ， 得知今天是世界末日 ， 东

天大帝要来审判世人 。 行者觉得所遇

之事太过离奇 ， 以为是黄牛精作祟 ，

结果土地说了更惊人的话 ， 说 “东天

大帝就是唐玄奘”。 没等孙行者反应过

来， 他就听到天上一片悠扬乐声 ， 看

到师父踩着黄牛正做判决 ， 黄牛精原

为黄色世界主人翁 。 与 《西游记 》 中

“生死簿” 相似的是， 小说里出现了可

以修改的 “生命册”。 第二回孙悟空走

到凌霄殿， 居然还遇到了幽怨的张飞，

张飞患着 “望穿眼 ” 症 ， 为孙行者指

路黄色世界 。 黄色世界里有所妖气弥

漫的学舍 ， 谈论着陈腐的治国之道 ，

直至台上瘦弱的讲师露出了猴子的尾

巴。 原来 ， 那位讲师是只猴子 。 行者

还想找寻黄牛精 ， 一路又走到了禁烟

街、 纪功坊 ， 曹操因工于心计 ， 成为

了纪功坊司令 ， 曹植也参与刑名法律

的制定 。 屈原曾来诉冤 ， 晁错又来指

责， 到了大禹治水 ， 急功求赏 ， 是非

多得不得了 。 孙行者大开眼界 ， 又到

贞女坊 、 贞男巷 ， 男女都爱钱 ， 月老

作威作福 ， 孙悟空化身贞女 ， 想起

《西游补》 中曾经游历的青青世界， 跟

人哼起英文情歌 。 不知不觉 ， 他发现

金箍棒遗失了……最后 ， 孙行者被唐

三藏大叫 “悟空、 悟空” 的声音惊醒，

原来又是一场怪梦 。 大家依然很渴 ，

黄牛也在一边喘气 ， 孙悟空只得重新

出发去取水。

《续西游补》 基本仿拟 《西游补》

的险难设置 ， 妖怪不是一个具体的对

象 ， 而是一个新的空间 ， 这个新世界

带有西方神学色彩 ， 可能与作者在燕

京大学求学的经历有关。 和 《西游补》

一样， 孙悟空也遇到了一些历史人物，

甚至小说人物， 他还能想起 《西游补》

中自己经历过的幻梦世界 ， 原著 《西

游记 》 的痕迹早已缩减为取经框架和

大闹天宫的记忆 。 “西游故事 ” 元素

曾出现在晚清天主教汉文护教文献中，

晚清以降 ， 基督教和佛教的相遇是中

西方文化交流的史实 。 如 19 世纪末 ，

李提摩太英译的 《出使天国 ： 一部伟

大的中国史诗和寓言》 （A Mission To

Heaven: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

Allegory） 是第一本较为系统的 《西游

记 》 英译本 。 但是 ， 一个中国女学生

续写 《西游记》 续书 《西游补》， 纳入

了文化交流 、 历史对话 、 现代法律 ，

甚至前沿的性别议题 、 对婚姻的看法

等问题 ，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。 她

才华横溢 ， 文笔也很清新 ， 对历史 、

宗教 、 时世都有创造性的看法 ， 她的

作品是 《西游记 》 续书研究长期忽略

的史料。

“刚子 ”到底是谁呢 ？2018年第4期

《随笔》杂志有一篇文章 《斯人郑侃嬨 》

（朱洪涛文），提及1930年代顾颉刚以燕

京大学为依托办刊物从事抗日活动的

一些信息，其中提到了顾颉刚非常欣赏

的郑侃嬨。“顾见其在《燕大月刊》（当月

刊物更名为《燕京月刊 》）所作 《西游记

补》（应为 《续西游补》），赏识她 ‘文笔

极清利 ， 且有民众气而无学生气 ， 最

适合民众教育 ’”。 我查阅了 《顾颉刚

日记 》 多卷 ， 1932年 ， 他看了 《啼笑

因缘 》 《雪鸿泪史 》 《平山冷燕 》 等

通俗故事， 但没有提到 《西游补》。 不

过 ， 笔名为 “刚子 ” 的学生最可能就

是郑侃嬨 。 可惜 ， 1938年郑侃嬨病逝

于香港， 时年32岁。 这位名叫 “刚子”

的女学生与燕京大学教育史 、 燕京大

学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之间的关系 ， 还

有待日后继续研究。


